
“大跃进”年代忆事 

姜玉卉 

我的家乡在京西百花山下，大石河畔的佛子庄村。1958 年，与全国农民一

样，完成了由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的体制嬗变。接着，

党中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全国各

地又掀起“大跃进”、“超英赶美”的高潮，中国要提前进入社会主义了。 

当时，我正读小学五年级，除了上学，生活、劳动也完全融入了这场“大跃

进”的运动之中。在诸多新鲜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首当吃饭集体化，生产队

办食堂，吃饭不要钱。这是亘古未有的好事，真是天上掉馅饼，天天吃大米、

白面。要知道，吃食堂前，农民吃的是玉米粥、窝头、红薯。当地产粮不够吃，

凭政府发的购粮本到粮店买东北玉米。吃食堂后，生产队的马车三天两头从山

外往食堂拉大米白面。当钟声一响，男女老少，高高兴兴，甩开腮帮子，大吃

大嚼。队长说得好，这是毛主席、共产党给咱们打的铁饭碗，叫咱们社员提前

过上共产主义好日子。说来也巧，本村有户祖传作炸油条生意的，正好在我们

四队。入了社，不让作生意，每日参加集体劳动，祖传手艺要失传。大跃进，

讲究解放思想，队长找其谈话，手艺传给食堂。于是，我们四队每隔 3 天，吃

一顿炸油条。孩子们高兴得不等敲钟，早早地到食堂等候。当时，佛子庄村周

边的初中、高小学生，都到佛子庄村来上学，他们随老师一起分别到佛子庄村

四个生产队来吃饭，也不花钱。我就领着与我要好的同学到我们队来吃油条，

他们高兴极了。生产队隔三差五杀只羊，羊肉丁打卤，白面压饸饹，吃饭的场

面如办喜事那样热闹。和面、压面、担水、抱柴、烧锅灶、生面条下锅、熟面

捞起、端面上桌，出出进进，男女老少，吵吵嚷嚷，嘻嘻哈哈。其中，叔侄、

叔嫂免不了取笑逗哏、打情骂俏，热闹非凡。 

北方冬至节，讲究吃饺子。生产队杀了一口猪，猪肉剁馅加大葱，白面皮

包饺子，往日过年也难吃上肉丸馅的饺子。妇女们包的饺子有元宝形的、小猪

儿形的，尤其是鹅鸭形的，更吸引孩子们，逗出了口水。一位老爷爷，端着一

锅拍儿饺子，边下锅边对孩子们说：“东边来了一群鹅，噗咚、噗咚跳下河，两支

牙门棍，夹着进了窝。”说完问是什么呀？孩子们高兴地大声回答：“饺子”！随之一

阵欢笑。捞饺子的笊篱都是各户拿来的，直径小的捞得慢，不少饺子都煮破了。

端上桌，孩子们争抢着肉丸馅吃，将面甩到盆外，受到队长一顿训斥。饺子熟

得慢、吃得快，人又多。队长当机立断：愿意回家煮的，按人口分饺子，自己

煮，快吃，不要误了下地干活。 

农村“一大二公”的优越，集体食堂吃饭不花钱，大米白面敞开肚皮吃，使城



市户口的人很是羡慕。村里 30 多户城市户口的矿工家属，主动提出“非转农”，

批准后，将家里的存粮交到食堂，全家也加入了吃饭不花钱的队伍。还有两户

解放前就落户北京，解放后有正式工作。回老家一看，社员生活比城里还好，

动了心，辞了工作，举家还乡，其中，就有我的堂叔。没想到，大米白面吃了

不到一年，就变成喝菜粥了，稀粥能照见人影。我饿的时候，就问父亲，不是

说毛主席、共产党给咱们打的铁饭碗吗？要让我们天天吃大米白面，怎么说了

不算数？父亲生气地斥责我，小孩子知道什么，到外边别瞎说。长大了才知道

答案。 

其次，给我记忆深刻的是大炼钢铁。党中央提出全民大炼钢铁，土洋结合。

于是，在县、公社两级指导下，村里从每个生产队抽调 10 个壮劳力，在村东河

对岸的大沙地上，建了 6 个 3 米多高的土炉子，炉旁安一架风箱。从社员家收集

来的碎铁，放在炉子里，炉下烧柴和煤，等碎铁溶化，流出来凝固，沉沉的，黑

黑的，认为就是钢铁了，实际是铁和煤的混合物——铁焦子。社员哪有这方面的

知识，凭着跟党走的热情，日夜奋战，白天烟雾升腾，弥漫山谷；夜晚灯火通红，

人影摇拽，干劲冲霄汉。我们中、小学生也积极参战，在辅导员的组织下，组成

两个少先队服务小组。一组送水，一组收废铁。我在送水小组，家里没有暖水壶，

我提一个大铁壶送凉白开。见拉风箱很好玩，因为 4 个年头村里还来一次河北省

铸犁铧的。他们拉的大风箱呼哒呼哒很吸引我。这回我要亲手拉几下风箱，体会

一下感觉，开始一推一拉总是急茬的，不合拍。几分钟后，随着前后腿脚虚实交

替，手随身子前后一推一拉，节奏感有了，三个人形成合力，效果很好。收废铁

小组成员，每人㧟一只荆条篮子，走街串户收废铁。有一个单身汉，家里没有废

铁，吃食堂，不用做饭。把原来做饭的小把儿锅砸了，支援大炼钢铁。受到大队

干部的表扬。烈属姜振木抗日战争时期，送儿子当八路打鬼子，儿子牺牲在战场。

他说炼钢铁，搞建设也要尽一份力量。于是，屋里院内到处翻腾，家里所有的废

铁全装进学生的篮子里，㧟到炼铁工地。几十个壮劳力，在土炉前折腾了半年多，

也没炼出真正的好铁来，向上级虚报的数字可不小。真正受损失的，是建土炉占

了五亩好口粮田，再种地，还得花很多劳力收拾。后来，食堂垮掉停办，恢复各

家起火做饭。砸了小把儿锅支援炼铁的单身汉，又得到供销社买新的小把儿锅了。 

第三个给我记忆深刻的是兴修水利，深翻土地，种实验田。“水利是农业的命

脉，”旱田变水田，提高产量，是无疑的，但要讲究科学。佛子庄村西有一个大平

台叫西大地，有耕地二百多亩，最大的地块 30 亩，20 亩的地块有 5、6 个。地

块平坦整齐，适合整畦种水田。西大地向西 1000 米是红煤厂的阴凉河，50 年

代，大石河水充沛。公社、村两级领导决定引阴凉河水灌溉西大地，旱地变水

田。上级奖励一台 35 马力蒸汽锅坨机，村里动用 100 个壮劳力修 1000 米引水

渠。正是冬季，天寒地冻，工程进度慢，决定中、小学生每周一天支援修渠工

程。师生带上工具，打着队旗，步行 8 里来到工地。实际上，师生干不了什么

活儿，只是充个人数。渠址在南山根阴处，整日不见太阳，刺骨的河风，吹得

脸如针刺，伸不出手。本来沙浆河滩不好挖，又冻得邦邦硬，壮劳力一镐下去，



震得虎口生疼。师生们抄着手，跺着脚，在渠边打转转。有人捡些干柴，放在

活地儿烧一烧，化一点，挖一点，进展很慢。 

虽然天冷，活不好干，但这是政治任务，师生无怨言。劳动间歇，歌声此

起彼伏，自编小节目为社员演出。经过一冬一春的奋战，水渠修成。春种之前，

又掀起深翻土地运动。我们五年级参加了深翻土地劳动。要求深翻 5 尺，一边

深翻一边用棚粪一层层地铺。种的秋玉米长得壮实，收获颇丰。到秋分节，砍

倒玉米，耕地整畦。县、公社、村三级决定大搞小麦实验田，创高产，放卫星。

试验田有三块，每块一亩。县级领导记不清是哪位了，公社领导是魏天相，村

级领导是我父亲（当时任支书兼社主任）。每人一亩，实验密植，前面两位领导

的地块，每亩下种 200 斤，父亲那块下种 70 斤。我听父亲说过，本地种冬麦，

白露早、寒露迟，秋分下种正当时。秋分头下种 18 斤，秋分中下种 20 斤，秋

分尾下种 22 斤。父亲这块实验田下种 70 斤，心有余悸。两级领导批评父亲思

想保守，跟不上形势。记得种的小麦品种是白麦、高杆“农大 139”。麦苗长到尺

来高时，绿油油发黑，煞是喜人。长到 2 尺高时，开始倒伏。于是，在畦两头

插木棍，麦垅两侧用草绳拦上，防止了倒伏。旧的矛盾解决了，又出现了新矛

盾。由于过度密植，下种 200 斤的地块麦垅里进不去风，麦苗烂根，出现死苗。

技术员指导间苗，因苗密，苗根盘根错节，缠得太紧，无法间苗，一拔，苗全

部出土。有人提出用手摇喷粉器向麦垅里吹风，实验也不行，人不能 24 小时不

停地手摇喷粉器。再者，吹风会降低土壤温度，不利麦苗生长。结果，一周内

二块试验田的麦苗，除了畦两头有站着的，其余全部烂根、倒伏。我揪了一篓

回家喂猪，猪都不吃。最后，二亩地抢栽了麦茬白薯。父亲那块实验田，尚能

间苗，拔去多半，余下的麦苗生长良好，麦秋单收单打，过称 446 斤。 

第四个是造林运动，给我的记忆也是深刻的。农业发展纲要提出：农林牧

副渔，全面发展，是无可非议的，关键是扎扎实实地去落实。植树造林，绿化

山区，不能当作口号。但“大跃进”时期，在造林运动中，搞了形式，走了过场，

年年造林不见林，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无法计算。记得每到春节，从大年初

二开始，带上工具、干粮上山挖鱼鳞坑。我至今还留恋当时的场面。在一面坡

上，男女老少散开，按白灰点确定的坑位干起来。虽是天寒地冻，但人人热情

高，干劲足，挥动镐头。有人来了情趣唱几句山邦子给大家鼓劲，有人讲个逗

人的笑话，乐得学生们前仰后合，欢声笑语解疲劳。中午，生堆柴火，大家围

一圈取暖、烤干粮。在山上吃饭，也许是因空气好的原故，就是吃窝头、咸菜、

喝凉水也香。一冬天，七坡八岭挖了成千上万个鱼鳞坑，将数字上报了事。春

天忙着种地，鱼鳞坑闲置成了摆设，远远望去，也很好看，名字没起错，坑坑

匀势，真像鱼鳞片，成了山区的特色景观。然而，经过五、六年后，雨水冲刷，

羊的蹬踩，鱼鳞坑也就没了踪影。 

1958 年秋后，公社组织 2500 人，耗时 2 天时间，到北峪沟大兵团造林。

发动社员、中学生、小学生（5、6 年级）、公社机关、商店、卫生所都要参加，

声势空前。我们佛子庄小学是午夜 12 点钟出发，顺着磕磕绊绊的河滩石子路向



东行进。开始，一路兴致勃勃，过了黑龙关村，西班各庄村，然后向北进了北

峪沟，很多同学有些疲倦，困劲儿也上来了。步履不整，迷迷糊糊，头重脚轻，

有人头撞在前面同学的后背上。老师不断给大家鼓劲，讲笑话提神。20 里长的

深沟，两侧是黑黑的山头，静静的，只听见脚踩石子的声音。这是我第一次走

长距离的路，又是黑夜，感觉时间过得慢。一路问老师还有多远，快到了吗？

突然，听到报晓的鸡叫，抬头见两侧的山坡上有光亮，老师告诉我们到了陈家

坟村了。再往前走，天空出现了鱼肚白，到了白湖，天大亮了。又拐了不知多

少弯，在一个三叉路口，队伍停下来，先到的在周围坡根黑压压地坐着，几十

杆红旗随风飘扬。陈家坟、北峪村离此最近，他们敲起了锣鼓，迎接我们远道

而来。公社机关人员在石头上、岩壁上贴起了标语，红、粉、绿色特别显眼。7

点钟，各村的队伍都到了，公社书记魏天相站在一块大石上讲话，接着一位领

导带领大家高呼口号：“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与天斗与地斗

与人斗其乐无穷”！“植树造林，绿化山区”！“人定胜天”！“超英赶美”……然后，各村带

领劳动大军上了山坡，按事先撒的白灰点大干起来。中午，大家围坐在一起，

啃从食堂统一带的豆窝头。这时，供销社的售货员背着小商品（香烟、火柴、

糖果、手绢、毛巾等）服务到田头，可惜人们穷，口袋里没钱。我心里想：来

不来没劲，怎么背来怎么背回去，来回一般沉。售货员吆喝了几声，见没人上

前，悻悻而去。诊所的医生背着红十字药箱来了，大家老远就上前打招呼，医

生马上过来免费给大家挑手上的血泡。用红药水擦拭手上的划伤，很受群众欢

迎。太阳快下山时，生产队的马车运来成筐的豆窝头。告之是今天的晚饭和明

天的早饭、午饭，明天晚饭在西班各庄村吃。我们每人拿了 6-8 个窝头和一大

块咸菜。我以为在山上过夜，和几个男同学选好了山窝窝，找了很多干草预备

铺在身下睡觉。这时，父亲和杨振成校长走来。告诉我们，学生全部到滴水岩

村睡觉。我们集体来到村外的泉水边吃饱喝足，然后分配住房，小学生睡在炕

上。住户大娘怕我们着凉，还将土炕烧得热乎乎的，我们 12 个学生和衣侧身而

卧，也许是又累又困，一觉睡到大天亮。起床号一响，爬起来，草草吃几口窝

头就咸菜，又开始上山挖鱼鳞坑。下午 4 点钟，结束了两天的战斗，人们鱼贯

走出北峪沟，傍晚在西班各庄村吃了一顿热饭。在村前空地上用席子围了一个

临时台子，由公社领导主持召开了总结大会。最后，向各村奖励劳动工具，中

小学生奖励铅笔、橡皮。我代表佛子庄村小学上台领奖。 

后来了解，当年挖的树坑，只有土厚的种了一些核桃，杏核树，长出的树

苗没人管理全荒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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